
禪境與詩境――訪杭州靈隱寺 

  2015 年初初遊杭州，除了到訪湖光瀲灩的夢裡西湖，便是要去尋覓年少時在書

中看過無數遍的「東南第一山」了。從西湖北岸，出「曲院風荷」沿靈隱路西行，

經過洪春橋畔「雙峰插雲」御碑亭，便來到飛來峰下、隱隱層霄中的靈隱寺。 

  入山門之前十分醒目的是「咫尺西天」四個大字，對著眼前這片不是台灣寺院

固有風景的鵝黃色照壁，便知道來到了中土的名山古剎。步入寺中，空氣中彷彿有

著東面西湖飄來的煙濤萬狀，幽幽浸潤著苔痕的山石、冉冉氤氳著檀香的霧氣，一

路伴隨遊人來到天王殿前。這天是臘八節，善信非常之多，然而從那一年開始，包

括靈隱寺在內的杭州寺廟，都取消了現場的舍粥活動，改為其他管道分送臘八粥給

弱勢團體，雖然有一些遺憾，但想想確實這種方式更能利益眾生，也就無憾了。 

    當然，誦經午供是必不能少的，熟悉的梵唄聲和法器聲使人心生寧靜。抬頭望

眼，看著天王殿外的樹或曲或直，綠葉扶疏，陽光從葉間灑下，使畫面格外的幽。

再一低頭，眼前是眾多信眾手持香隻虔誠祈求的景象，偶有男孩繞著香爐玩耍，十

分熱鬧。高高站立的四大天王眉眼低垂、彌勒菩薩笑對眾生，彷彿千百年來都是這

樣一番景象，泰然安詳。 

    而事實上也是如此，靈隱寺創建於東晉，至今已經有 1600 多年的歷史，它只

比中土第一座佛教寺廟「白馬寺」晚了 260 年，比江南第一所寺院，位於南京的

「建初寺」晚了 79 年，而比玄奘大師西行取經，還早了 300 多年；杭州在歷史上

素有「東南佛國」之稱，所以靈隱寺也就被尊為「東南第一山」，古剎傳承，源遠

流長。各處巍巍寶殿不乏各種時代的楹聯題匾，每當看到這些飽含畫意詩情的楹聯

匾額，總是感慨於佛教與古典文學互相融合，如水乳交融，契合無間。令人自然感

覺到，佛教之通往藝術審美，其間共性亦頗多。如天王殿正門之楹柱聯：「峰巒或



再有飛來坐山門老等；泉水已漸生暖意放笑臉相迎。」富於禪意，我理解中的禪就

是如此，撇開所有抽象性的本體、道體，沒有複雜的思考。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答：「耳畔打鐘聲」、「庭前柏樹子」、「冬至一陽生」所以者何？禪只說眼前

的生活、風景、境地、花、鳥、山、水……，所遇所聞，當下即是。 

  然而，眼前萬物又都是因緣合和，花的開落、月的圓缺、日的升降、木的枯榮，

緣起緣滅，「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因此為何神秀禪師的「時

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一句不能使他繼承禪宗衣缽，雖然偈子也是直觀眼前﹑關

照心境的，可是還是執著著「體」而未得真悟。而六祖慧能禪師的「本來無一物，

何處惹塵埃。」為悟得之句，便是因為他破了「體」，不著於物。李澤厚先生的《中

國古代思想史論》載：「禪宗常說有三種境界，第一境是『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

跡』，這是描寫尋找禪的本體而不得的情況。第二境是『空山無人，水流花開』，這

是描寫已經破法執我執，似已悟道而實尚未的階段。第三境是『萬古長空，一朝風

月』，這就是描寫在瞬刻中得到了永恆，刹那間已成終古。在時間是瞬刻永恒，在

空間則是萬物一體，這也就是禪的最高境地了。」經過了「悟」的瞬刻永恒之後，

看山仍然是那山，看水仍然是那水，萬物生生在眼前，並沒有改變，但是意義和性

質卻已經有了根本不同。它們不再被當做要執著的實在：「看山是山，看水是水」，

也不再被當做要追求的虛空：「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 

  再回到眼前的景色，天王殿往後便是靈隱寺正殿「大雄寶殿」，大殿氣勢軒昂，

殿內供奉釋迦牟尼佛、十二圓覺菩薩，及二十護法諸天，說不盡的法像莊嚴。殿內

楹聯為數眾多，尤為精彩。其中，大殿正中所掛「入殿參三世釋迦，不須問過去未

來，仗現在一尊，微笑拈花，指點群迷登覺岸；開山是東晉惠理，無論為雲門臨濟，

均禪宗嫡派，頂香持戒，永傳家法守叢林。」講的是世尊拈花微笑的典故，以及靈



隱寺的歷史，開山祖師惠理是西印度僧人，東晉時雲遊入浙江一帶，據傳說，他登

上武林山時，見到一座山峰，說道：「此乃中天竺國靈鳩山一小嶺，不知何代飛來？

佛在世日，多為仙靈所隱。」因此，這座山就被命名為「天竺」，峰名「飛來」，地

名「靈隱」。此外，「雲門臨濟，均禪宗嫡派」一句則指有「雲門中興」之稱的雪竇

重顯禪師與臨濟宗三十二世祖具德禪師，靈隱寺建寺以來，雖亦遭遇如「會昌法難」

等劫數，然仍屹立為天下禪宗聖地，千百年來名僧雲集，傳續宗風。 

  一一參拜完藥師殿、藏經樓、華嚴殿、五百羅漢堂，便出寺院，去著名的飛來

峰，飛來峰下的冷泉池十分有趣，冬日早已落盡綠葉的枝幹和四簷如飛的壑雷亭的

影子倒映入水，恍如實存；而數尾游魚，從歷歷可見的影中款款遊來，頃刻間又散

盡，卻如夢幻泡影一般。尋石階而上，看峰巖洞穴，奇石林立、翠峰如簇，更兼岩

洞窈窕之景，心裡便想起王安石那首十分有理趣的詩《登飛來峰》：「飛來山上千尋

塔，聞說鷄鳴見日昇。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用理趣來形容，是因

為這首詩不只直觀有其意義，稍稍撥開一層，也能給人禪家打機鋒的感受。其實「理

趣」一詞，雖在詩學批評、美學批評中很常見，但這個詞最早多見於佛典，因此就

有人說，宋代「理趣」的文化根源主要不是理學，而是佛門的禪機。我想此中必定

有一定道理的，佛教在漢朝時傳入，在魏晉南北朝時逐漸深入到文人階層中，佛門

教義也逐漸影響詩歌。再經歷宋、齊、梁、陳四朝，到隋唐時代，詩歌與佛學之間，

更互相結合，使魏晉時期的「玄言詩」類型的詩歌漸化為唐詩中的「禪意」，進而

營造出「禪境」。 

  唐詩流派中的山水自然詩派，包括王維、孟浩然、儲光羲、常建，以及中唐的

韋應物、柳宗元等人，他們的詩作，都明顯受佛學影響，流露出禪趣。王士禎《帶

經堂詩話》就曾說：「嚴滄浪以禪喻詩，余深契其說，而五言尤為近之。如王、裴



輞川絕句，字字入禪。他如『雨中山果落，燈下草蟲鳴』，『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

流』，以及太白『卻下水精簾，玲瓏望秋月』，常建『松際露微月，清光猶為君』，

浩然『樵子暗相失，草蟲寒不聞』，劉眘虛『時有落花至，遠隨流水香』，妙諦微言，

與世尊拈花，迦葉微笑，等無差別。通其解者，可語上乘。」我想，不論是文學中

的「禪」或是禪宗講禪，都有一種共通性，就是親近大自然，要求棄去機巧之心後

的淡遠心境，在面對自然時，對宇宙萬物和人事因緣有其理解，在主觀的內心與客

觀的萬物交流時相泯合，外物是幽深清遠，內心是清淨自然。詩人沖淡人世煩惱而

將靜穆觀照所得形之於文字。而禪則是透過禪定：「安靜而止息雜慮」去觀照自己

本性中之真如，兩者正有所契合。元好問說：「詩為禪客添花錦， 禪是詩家切玉刀」

是以一個文學家的眼光，去探視二者之間的部分關係。他說「詩為禪客添花錦」雖

未必準確，但事實上，確有許多禪師們也藉著文學的力量警世教人，如著名的寒山、

拾得。還有前面提到過的雪竇禪師，他認為古典律詩絕句，格律規範而易於琅琅上

口，誦之易記，倡導「以詩入禪」去詮釋「禪」，這也是禪宗法門從「不立文字」

向「文字禪」的過渡，從以上種種皆確實可見，詩意與悟境之契合。 

  隔了半年，我在 2015 年的暑假，再次來到杭州，環過西湖，再訪靈隱。西湖

邊上蒸騰的人氣與水氣，似乎被「咫尺西天」一面照壁給隔斷，紅塵滾滾到了無盡

綠意的飛來山峰後塵埃落定。峰下的冷泉依舊澄鮮，實影與虛景變化莫測；更往高

處，前往永福寺的山路上，澗水清涼無比，脫了鞋襪踏下去濯足玩耍，讓路過的小

男孩欣羨不已。此情此景，雖然尚是仲夏，只有無邊的綠而無秋景，但腦中又自然

想起一首詩，宋代程顥的《秋月》：「清溪流過碧山頭，空水澄鮮一色秋。隔斷紅塵

三十裡，白雲紅葉兩悠悠。」詩詞文學的力量就是如此，自然界的花開水流，日昇

月落，本是無心，只因作者心中有道心、有禪意，所謂「一切景語皆情語」，便能



寫出那樣的幽靜自在不染塵俗的一幅詩景，而藉由文學的力量，又讓更多人得以感

受那份「隔斷紅塵」的圓融透脫。 

  在飛來峰山頭上，看著郁郁青翠、潺潺流水，突然又明白了蘇學士寫下此詩時

的心境：「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 


